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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凫

平顶山博物馆第四展厅“唐宋遗

韵”篇中，陈列着一件天蓝釉盂。这

件宋代汝窑瓷器，口径 11.2厘米，高 6.6

厘米，为征集而来的文物。

据平顶山博物馆陈展部负责人

靳花娜介绍，这件盂应为“水盂”，主

要作用是给砚池添水。盂敛口，弧

腹，圈足，通体施天蓝釉，施釉均匀过

底，釉色莹润，器形完整，内部有轻微

脱釉的痕迹。造型灵巧而雅致，釉面

滋润，釉色淡雅恰似蔚蓝，体现了宋

代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

瓷器，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标

签，中国的瓷器历来受到国内外艺术

品收藏者的追捧和喜爱。

唐宋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为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推

动作用。唐宋时期平顶山境内瓷业

昌盛，窑口林立，其规模之大、历史之

长、技术之高、工艺之精、销路之广在

全国是空前的，成为当时北方的制瓷

中心。

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窑口的

瓷器不仅供奉宫廷，还畅销全国各地，

且向海外输出。除定窑白瓷带有刻

花、印花等装饰外，其他四窑均以造型

和釉色取胜，烧造瓷器朴素高雅，感染

力强，富有东方陶瓷艺术巅峰特色，不

仅为北宋朝廷赏识，而且博得中外收

藏者的喜爱。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当属

源远流长且已登峰造极的汝窑青瓷，

南宋时叶寘的《坦斋笔衡》中就有“汝

窑为魁”的记载。作为北方的青瓷系

汝窑，是指那种专为皇室烧制生活用

瓷的艺术陈设瓷的官窑，即汝官窑，

是当时烧造时间最短的一个窑口。

宋朝时期我国极其注重文教，文

化繁荣、思想开放，远超中华历史上

的其他朝代。宋瓷被人们公认为目

前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巅峰，汝瓷则

是宋瓷艺术的巅峰代表。

从整体上去观赏，世人对宋代汝窑

瓷器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之赞美语

言，也反映出汝窑在艺术上的朴素高雅，

能博得宋代皇室的赏识和喜爱。

我市汝瓷行业领军人物李晓涓

表示，中国是瓷国，宋代“五大名窑”

代表了中国古瓷的最高水平，被西方

学者称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

期”。造型、胎釉、纹饰是汝瓷艺术的

主要语言，也是汝瓷之美的重要表现

手段。汝瓷之美，正是通过这三种艺

术语言表现出来的，代表了一个时代

陶瓷艺术的高峰，也是中国文化艺术

审美的一个范本。

关于汝瓷的釉色，李晓涓说，汝

瓷以当地天然氧化铁矿石为主要着

色剂，经还原烧制后产品以青色为基

调，釉色随光变幻，是单色釉的复合

色，釉质纯净呈半透明状或乳浊状，

釉中多布红晕，如珠玉之光但无炫目

之芒。汝瓷主要有四种釉色，除天青

外，另外三种月白、天蓝、豆绿，顾名

思义都直接取法于自然。月白釉像

一张睡美人的脸，是一种娴静、富有

生命韵律的自然之美；豆绿釉像五月

夏至生成的青豆，饱满灵动，蕴藏着

无数的生机；天蓝釉像天地交接处的

一丝柔蓝，温润而又幽深。

对于这件天蓝釉盂，靳花娜说，

在中国古代陶瓷文明的发展史上，蓝

色釉出现比较晚，唐代之前并没有太

多蓝色的釉彩迹象。一直到唐代初

期，三彩器的出现才使蓝釉登场。到

了宋代，最开始发现一种近乎蓝色的

“青”色釉，青与蓝，如影随形，这一

点，我们可以从这件汝瓷珍品中体会

到。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文/图）

天蓝釉盂：

窥见宋代文人雅士审美情趣
河，孕育生命，培养生命。上下

五千年，祖先在黄河泽润下生存、壮

大。华夏文明自黄河而起，因黄河

而兴。万里长江，横跨中华大地，滋

润沿途亿万百姓。有了河，才有了

生命，有了文明。

长江黄河，名扬四海，国人自是

难以忘记。那其他无数的河流啊，

又有多少埋没于历史长河，蒙上了

时间的尘埃，遗弃在人们的记忆角

落。纵有悠长历史又如何？唯有人

们亲临河岸，看河水奔腾北上，河面

千帆竞发。波涛汹涌，气势磅礴。

如此浩浩汤汤勾起了人们隐藏于脑

海的记忆。人们记起了这条河。“尽

道 隋 亡 为 此 河 ，至 今 千 里 赖 通

波”。这，便是京杭大运河。今日，

于《北上》这本书中，我们与它相遇，

听一听一条河的故事。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

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几个家族，几

代人，几个地方，却始终与大运河相

连。或许，自“小波罗 ”一行人北上

之旅起航，他们便与这河约下了百

年的厮守。

有一种厮守，名为守护。本为

四川人，奈何兵荒马乱，只得奔走谋

生。机缘巧合下，邵秉义来到了运

河，行驶在运河。几经辗转定居于

山东济宁，成了“河上人家”。岁月

变迁，历经风吹雨打的邵家早已成

为运河的一部分。纵然年轻一代的

邵星池卖船上岸，甚至卖掉祖传罗

盘。但命运指引，他最终还是回归

船家，守护在运河上。

有一种厮守，名为融入。意大

利人马福得，本是来中国旅游，却在

无意中加入八国联军。战争的残酷

令其伤感，身负重伤更让他深感生

死离别。一次偶然，他来到了秦家，

遇到了秦如玉。犹如黑暗中的光

亮，秦如玉照亮了他。他逃离战场，

远离硝烟，与秦如玉共度余年。合

若水中之鱼，悠然游于运河中。忘

却滚动的时间，但于水中见世间百

事，品人生百态。

选一段河流，倾听流水的呼吸，

沉醉于流水的歌唱，便是最美好的

时光。

有一种厮守，名为记录。谢平

遥后人谢望和便是如此。为记录大

运河，创设《大河谭》节目，不惜代价

去筹备。妻子离婚，职务辞退，奔波

千里前往淮安实地调研。深藏于内

心的运河情让他看淡了外物，唯有

运河，萦绕于脑间难以忘却。“大运

河的孙子”便是对他最好的赞美。

运河是不会亏待自己子孙的。大运

河的成功申遗使得《大河谭》充满希

望，而谢望和也因运河收获了与孙

宴临的爱情。记录的历史，便是最

深情的厮守。两者的互相成就，更

是厮守的精华之处。

百人有百态。相较于厮守，更

多的人选择了无言的沉底。沉浸在

运河的滋润中成长，感受运河的美

好 。 正 如 书 中 以 运 货 发 扬 的“漕

帮”，过邵伯闸时的千万个船主，陪

伴“小波罗 ”一行人至过闸，最终担

心义和团而逃离的老夏……在兵荒

马乱的时代他们都努力活着，在运

河中沉底，他们过着自己平凡的烟

火人生，平淡却幸福。你瞧，河面旌

旗蔽空，万千船只中一定有着他们

的后人。

这些默默沉底的过客，像水滴

融入河流，随波涛奔流北上。正是

这千百年来无数的水滴，这运河至

今烟火不散。

河水奔腾不息，但这北上的啊，

又岂是单指这运河？“该来就来，该

去就去，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

流转，因势赋形。”没有水不能过的

坎，没有水不能翻的山。河流无言，

风雨依旧。

这便是河的故事，亦是人生之

智慧。任他风吹雨打，我们也应觅

得一条北上的路。

——《北上》读后感
◇刘清源

一条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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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秋风暑转凉，蝉鸣绿野水

悠长。牛郎织女喜相会，气爽稼丰

蔬果香。

醒来的清晨，乡村的田间地头

已有了凉意，田野里虫鸣蛙叫，庄稼

的芳香沁人心脾。

“老李，来地里了？”徐叔弓着腰

使唤着锄头，在刚收完玉米的地上

搂起一道道沟。老伴儿把浸泡一夜

的种子轻放在松软的土里踩实。

“开始种萝卜了？”我好奇地问

道，记得去年还在地里收萝卜呢。

古诗云：“处暑无三日，新凉直

万金。”这个时节最让人欣喜的就是

一缕新凉了，它给乡村带来了舒畅

与惬意，也吹散了夏收后的苦热和

愁绪。

这不，趁太阳打盹，人们已经下

地了。徐叔种的萝卜，白婶种的白

菜，张叔种的蔬菜……各得其乐。

村西的花生地里，蒋大妈正收

着花生，满脸的汗水，头上挂着黄

叶。我下地帮着大妈把拔出的花生

放进塑料袋里。

“孩儿，现在政策就是好，养羊

奖钱，养鸡、鸭也有。群义哥家的儿

子 在 广 州 打 工 ，光 交 通 奖 补 就 发

600元呢。”

不到个把时辰，一袋袋花生便

装进了电动车后备箱里，大妈脸上

露出幸福的笑容，“又让你费心了，

晚上上家，你想吃啥俺就做啥”。

我笑着谢绝了。

刚入秋，村道边那满树的叶子

还是翠绿翠绿的，太阳依然高高地

挂在天上，喜鹊从这棵树上飞到那

棵树上，香梨、石榴经过夏的酝酿逐

渐成熟，挂满枝头。

白叔家的屋后是一片金色的海

洋——玉米地里，一排排玉米秆像

威武的士兵挺立在大地上，有的穿

黄衣裳，有的穿迷彩服。每一根玉

米秆上都结着一两穗玉米棒子，玉

米棒子的头上还长着一束淡红色的

“胡子”。有的玉米已经成熟，脱去

浅黄色的外衣，珍珠般的玉米粒显

露出来。

走进大展哥家的葡萄园，那又

大又绿的葡萄叶下挂满一串串晶莹

剔透的葡萄，紫红色的、碧绿色的，

圆圆的，如同一颗颗宝石。

“大展，葡萄卖得咋样？”

“李书记，今年葡萄销路不错，

多亏你们工作队的宣传，上午从山

西晋城来的车拉走几千斤，价钱也

合理。”

朵朵白云从西边飘来，一场秋

雨刚过，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园子

外那棵百年皂角树挺立着，像一位

老人，用它粗壮的身躯守护着这片

热土。

“这点儿葡萄带到村室，让郭姐

她俩也尝尝。”不知什么时候，他已

经把葡萄放到电动车上。

夕阳西下，歌声从沙河南岸传

来，短暂地打破乡村的安静，这喧

嚣的热闹随着皎洁的弯月伴着蝉

鸣转瞬即逝，很快又恢复平静，一

切都安静下来。沙河的芦苇郁郁

葱葱，微风夹裹着玉米、花生的清

香。一切都是那样的祥和，乡村又

进入了梦乡。

◇李河新

初秋的味道初秋的味道
◇梁永刚

汝 瓷 里 的 鹰 城汝 瓷 里 的 鹰 城

乡谚说：白露后，吃毛豆。黄豆黄，

嘴儿忙。白露时节，金风四起，一地黄

豆，葳蕤生长。老辈人常说，白露毛豆

胜过肉。此时，秋已过半，朝露成霜，正

是吃毛豆的好时候，煮着吃、燎着吃、蒸

着吃、炒着吃，一把青涩鲜嫩的毛豆，是

上天赐予的一道时令美食，把整个秋天

渲染得香气四溢。

鹰城乡间，作为秋庄稼的黄豆，属

于豆类杂粮。老日子的村庄里，都种老

品种的笨黄豆，也叫土黄豆，譬如黄毛

僧、大籽黄、青豆等。传统品种的黄豆

籽粒小，产量低，远没有转基因大豆高

产，长得也不饱满滚圆，但吃着香，有营

养，最适合制作豆腐、豆筋、腐竹等优质

豆制品。

所谓毛豆，就是将熟未熟、新鲜连

荚的嫩黄豆，其荚扁平，荚上附着一层

绒毛，吾乡也叫毛豆角。多年前，我在

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有一位女同事是城

里人，不知道毛豆为何物。有位幽默风

趣的老教师打了个比方，把一圈人都逗

笑了，也让那个城市妮儿从此分清了毛

豆和黄豆：这样说吧，要是把你比作黄豆，

你家的小丫头就是毛豆。这个女教师恍

然大悟，原来毛豆就是少年版的黄豆。

旧时鹰城乡间，夏末秋初，有啃青

习俗。庄稼将熟未熟，少量采来食用，

谓之啃青。譬如，玉米籽尚未完全顶满

穗，称为青玉米穗或老婆儿牙，掰下来，

或蒸或煮，或烧或烤。又如，黄豆没有

完全成熟时，摘下来煮吃，俗称煮毛

豆。吾乡有啃青的习俗，除了饥馑年代

赖以果腹之外，还有尝鲜的意味在里

面。田间劳作归家，顺路掰两穗玉米，

薅几棵毛豆，是不算偷的，都是乡里乡

亲，脸熟面花，抬头不见低头见，连个招

呼也不用打。

吾乡地处白龟山水库北岸，地少贫

瘠，净是坡坡岭岭。各家种黄豆，都是

小块地，种得少，自然金贵。成熟前，摘

些毛豆，尝尝时鲜，换换口味，仅此而

已。不像其他地方，把毛豆当盘菜，变

着花样吃。在吾乡，不只是毛豆，任何

没有长熟、籽粒不饱的作物，救荒应急，

少食尝鲜，都能说过去，但不能过量采

食，否则视为糟蹋粮食，不会过日子。

老辈人认为，作物不熟时候摘一斤，过

几天熟了，就会少摘两斤。

我家老宅在梁庄南头，门前有道水

沟，翻过沟，是一大块庄稼地。地是东

边邻村的，很肥实，少说也有百十亩，一

路延伸到村口。可能是嫌离家远，耕种

不方便，不少人都把土地租给了我们

村，虽说一年租金少得可怜，但总比白

脸撂荒强。人都是这样，没啥稀罕啥，

我们村的庄稼地少，瞅见周边村庄平展

展肥油油的好地，看了还想看，眼都不

够使。

当年，祖父也租了邻村一块地，离

我家很近，正照着大门，一抬脚就到。

从我记事起，祖父一直在地里种杂粮，

蚕豆、绿豆、花生、黄豆、豇豆、红薯几

乎都种过。不是整块地只种一样作

物，而是各样都种些，不图卖钱，就为

吃个新鲜。相比之下，黄豆种得最勤，

几乎年年种，也最多，占一半地。祖父

种杂粮，完全出于个人喜好。黄豆是

庄户人家的“人造肉”，在庄稼人膳食

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换豆腐，磨

豆浆，晒酱豆，做酱油，用的地方多，吃

着也好吃。

吾乡很少有人种春黄豆，多种麦茬

黄豆，耩得晚，熟得也晚。麦茬豆，豆茬

麦，是一年两季的庄稼轮回，也是亘古不

变的农事规律。白露前后吃毛豆，是农

谚，也是经验。豆荚弯如钩月，初长成，

青豆粒渐饱满，体丰腴，最适合煮吃。

傍晚散学归家，我把书包往床上一

撂，抓个荆篮就出门了。那时候的天真

蓝，就像刚在清水里浣洗过正搭在绳上

沥水的蓝布单子。走在通往黄豆地的

野径上，心情像风一样自由。那时候的

田野真静，除了偶尔从远处飘来几声牛

哞和犬吠，便是乱草丛中断断续续响起

的一曲虫鸣和蛙叫。我掂着篮子绕过

沟，站在田埂上，看一地黄豆在风中摇

摆，像碧波在绿海荡漾。祖父是这块庄

稼地的王者，统领着这群豆兵豆将，锄

地施肥，出力流汗。我是祖父的马前

卒，沿着窄窄的地墒沟，穿梭逡巡，看到

哪棵豆荚稠，连根带泥拔出来，薅一捆，

坐地头，摘完豆荚，连棵抱走。人吃豆，

牲口吃豆棵，各得所愿，皆大欢喜。

现摘的新鲜豆荚，回去后还要拾掇

一番，捡出豆叶草梗，剪掉两头尖角，沉

入水中浸泡。水的柔软和包容，化解了

豆荚的棱角与坚硬，不只是好煮，还不

费柴火。吾乡村妇浸泡毛豆，习惯往水

里捏一小撮盐，以便让豆荚上的细毛褪

得更净。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吾乡煮毛

豆，各人有一手。口味有轻重，作料不

相同，咸的咸，淡的淡，五香麻辣惹人

馋。口寡味淡之人，喜欢清水煮，一锅

毛豆不放盐，细细品咂味道鲜。淡有淡

的好，简单，纯粹，不串味，豆香中还带

着一丝甘甜。有人爱吃咸香，放盐多，

提味大料也多，煮出来，正宗五香味，一

吃停不住。

乡谚说：毛豆就酒，越喝越有。秋

雨缠绵连阴天，是庄稼人的休息日，不

用下地干活儿，宅家自娱自乐。下雨

天，喝酒天，天气不冷不热，最适合饮

酒，寻个穷开心。三五农人坐一圈，喝

个小酒，喷喷闲空儿，排遣着乏味生活，

述说着稼穑桑麻，不失为一大乐事，称

得上一桩快事。酒是三五块钱的散装

品，照样能喝出庄稼人的豪爽气概，脸

红耳热之际，一个比一个能吹牛；菜是

刚出锅的热毛豆，连盘子都不用装，一

人抓两把，搁自己桌前，吃几粒毛豆，能

下三盅酒。

吾乡有句老话儿，烟酒不分家。旧

时乡间，奉行烟酒外交，地域不同，烟酒

文化也不同。吾乡人实诚，爱热闹，很

少独个喝闷酒，有酒拿出来大家喝。也

不喜欢碰杯，热衷于猜枚定输赢，在高

一声低一腔的吵闹中，龇牙咧嘴恣意

笑，唾沫星子满天飞。外面是不住点的

潇潇雨声，屋内是叙不完的炽热乡情，

一次次抬头仰脖，一盅盅酒水进肚，末

了，剥几颗毛豆，放在嘴里嚼，嚼出了美

好生活的期待向往，品出了冷暖人生的

五味杂陈。

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吃不了热毛

豆。刚煮熟的豆荚，黏中带着滑，豆粒

不好剥出来。讲究之人，往往是两手并

用，动作文雅，先一点点剥开，再一粒粒

吃豆。也有人，拿起豆荚，放到嘴边，用

手轻轻一挤，一颗毛豆入了口，再一挤，

又进去一颗。这些吃法慢条斯理，不急

不躁，最适合脾气不温不火之人，既能

品出毛豆的鲜香味儿，也不至于噎着呛

着。幼时在乡间，我吃毛豆，从来都是

粗而糙，抓起几个豆荚，胡乱塞进嘴里，

牙齿紧紧咬住青皮，手往外使劲一拽，

豆粒全部挤落口中。吃相虽不雅观，却

有一个妙处，豆荚里饱含的咸香汁水，

也随之吮吸到了嘴里，细细品咂，别有

滋味。

除了煮五香毛豆尝鲜，乡人还把毛

豆剥成籽粒，熬玉米糁稀饭时候，抓一

把丢锅里煮熟，玉米糁的金黄，嫩毛豆

的青绿，搭配在一起，看着好看，吃着好

吃。一大碗玉米糁，呼呼噜噜，喝到最

后，用筷子拨起沉在碗底的豆粒，一粒

粒送到嘴里，吃着面蛋蛋甜丝丝，为寻

常的粗食淡饭增了一抹亮色。有时候，

农人从田间劳作归来，路上薅几棵毛

豆，正在烧锅做饭的村妇，顺手埋入灶

下的灰烬里，等饭做好了，毛豆也煨熟

了，家中孩童，争着抢吃，直吃得两手黢

黑，一脸灰尘。

白露毛豆胜过肉


